
书生 馋 书 （散文 ）
钟哲

两年前 ，读过作家黄宗英
的一篇随笔《书生馋书》，那里
面有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、颇有
同感——“书生爱书 ，书生同此
心。”我之所以同题为文 ，并非
掠美 ，实在是因 为我这位“准书
生”，也有过这种醇醇的情愫 。

那是前年岁末某 日 。下班回
家，看到桌上中 国农机化报社寄
来的邮包 。我急切切打开 ，但见
《 唐诗鉴赏词典 》和《宋词鉴赏词
典》赫然眼前 。精装本 ，带护封 ，
都有砖头那么厚 。我喜不 自 禁 ，
飘飘然手舞足蹈 ，连家人都嗔怪
我的失态 。其实我心里明 白 ，这
只是“书生馋书 ”而已 。

随两本书而来的 ，还有一帧
获奖证书 。原来这书是对我参加
报社“我的家 乡 ”散文征文作品的
奖励 。真没想到 ，编辑也有“特异
功能”，对作者内心的需要了如指

掌。两本书 ，40多块哩 ，要是寄来
等价的奖金 ，我很不会有如此的
兴奋 ，而且 ，十有八九那笔钱又如
马克思所说 ：人首先必须吃喝住
穿，然后才能从事……

唉，书 生爱书 ，书生又穷 。
因了穷 ，对书就更贪更馋 ，好象从
未吃饱过奶的孩子 ，就像我吧 ，每
月微薄的工资养家糊 口 已是捉襟
见肘 ，还有多少钱能去买书 ？十
次去书店 ，九次都是“观光游览”，
偶然请小姐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看
中的书 ，待看过昂贵的定价后 ，又
嗫嚅着 （借 ）口 让她放回原处 ，生
怕她透视出我的难堪来 。

小时候 ，家境困顿 ，爱看书而

买不起书 。有 回 姐姐从西安 回
来，我偷偷拿了她5元钱 ，从书店
买回几本“大部头”。这件事让我
负疚了 几十年 ，至今一想起来就
心里不安 。姐姐 ，你是否还记得
这件事 ，还能原谅 当 年 冒失无知
的小弟么 ？

有回出差 ，意外地碰到了降
价售书 。那些 书 多 是前些年 出
版，定价极低 ，又五折优惠 ，真使
人大喜过望 。结果 ，我用极少的
钱买了《中 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、
《 现代汉语》、《范文百篇》、《科技
英语结构分析 》等等一大摞书 ，虽
然行囊沉重 ，但那种得意 ，那种舒
心，真是有如获至宝之感 。

的确 ，我爱书 。读书 ，
使我知道了七国称雄 、赤壁
大战 、公车上书 、武昌起义 ；
读书 ，使我了解了 罗马帝国
的灭亡 、伊斯兰教的兴起 、十

字军的 东侵、《共产党宣言 》的诞
生。从书中 ，我悟得人本碳水化
合物 ，从 而 对 生 命 有 了 更 高 层
次地把握 ；从书 中 ，我品味 了博
大的 母 爱 “你 多 丑 ，你 多 丑 ，但
我爱 你！”总之 ，书给 了 我种 种
的期 冀和种种的满足 ，以及期冀
中甜蜜的等待 ，满足时心神的旷
怡！

如今 ，尽管置身于 电子激光
卡拉OK通霄舞会的生活氛围中 ，
但我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候 ，依
然是倚着床头 ，就一束柔和的灯
光做我的读书梦 。在我看来 ，书
就是忠实的恋人 ，你付的爱愈多 ，
她回抱的情愈浓 。

我不嫉妒万元户 或百万元
户，我只是说 ，在富翁面前 ，我不
会为 自 己的“穷酸 ”而自惭形秽 。
我不悔 ，并且觉得 ：除 了 一 日 三
餐，还有 书 ，也 就够了 。

让世界 了 解 中 国
张绪 田

前些 时 ，看 到 一 则 消 息 ，《北 京 人 在 纽 约 》电 视 剧
列近 年 来 收 视 率 榜 首 。在 电 视 剧 大 战 的 今 天 ，为 什 么

《 北 》剧 如 此 走 红 ？我 想 ，除 了 “明 星 效 应 ”外 ，更 重
要的 一 点 恐 怕 还 是 国 人 想 通 过 艺 术 作 品 ，去 了 解 这 个 世
界最 大 的 老 牌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究 竟 是 天 堂 还 是 地 狱。…在
我们 这 个 星 球 上 ，分 布 着 一 百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，生 活 着
几百 个 不 同 的 民 族 ，各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之 间 ，各 个 不 同 民
族之 间 ，要 增 进 了 解 ，除 了 相 互 间 的 友 好 往 来 和 交 流 ，
更多 的 人 则 是 通 过 新 闻 媒 介 和 文 艺 作 品 。过 去 我 们 一 提
起日 本 人 ，脑 子 里 就 会 立 即 浮 现 出 屏 幕 上 那 些 腰 挂 战
刀，动 辄 “巴 格 亚 鲁”，和

烧杀 掳 掠 、奸 淫 妇 女 的 凶 蛮
残忍 、歇 斯 底 里 的 武 士 道 形
象。但 这 几 年 ，断 断 续 续 看
了一 些 有 关 日 本 普 通 人 的 感
情、生 活 和 工 作 的 影 视 片 和
一些 文 学 作 品 后 ，才 从 茫 茫 的 云 雾 中 看 见 了 大 和 民 族 的
真面 目 。就 是 中 国 人 要 了 解 本 国 家 、本 民 族 的 历 史 ，也
是离 不 开 史 籍 和 文 学 艺 术 作 品 的 ，要 不 人 们 怎 么 会 知 道
周唐 文 化 和 燕 赵 悲 歌 呢 ？

在对 外 开 放 的 今 天 ，中 国 人 需 要 了 解 外 国 ，同 样 ，
外国 人 也 需 要 了 解 中 国 。我 们 中 国 长 期 以 来 比 较 封 闭 ，
世界 大 多 数 人 对 中 国 和 中 华 民 族 知 之 甚 少 ，一 提 中 国 仿
佛是 个 古 老 而 遥 远 的 迷 ，这 就 更 需 要 使 全 世 界 真 正 了 解

中国 。多 年 来 ，我 们 的 新 闻 工 作 者 和 艺
术家 们 在 这 方 面 作 了 不 懈 地 努 力 ，才 使
中国 为 世 人 瞩 目 。但 这 几 年 ，民 族 虚 无
主义 颇 有 市 场 ，在 一 些 艺 术 作 品 中 ，把
中国 宣 染 成 愚 昧 、迟 钝 、猥 琐 、卑 劣 和
勾心 斗 角 ，这 难 道 就 是 中 国 人 的 形 象
吗？我 不 否 认 中 国 的 过 去 和 现 在 还 存 在
很多 落 后 的 现 象 ，问 题 是 作 为 中 国 的 艺
术家 应 该 用 什 么 样 的 态 度 去 对 待 它 ？是
化消 极 为 积 极 ，化 落 后 为 进 步 ，呼 唤 人 们 从 落 后 和 愚 昧

中奋 起？还 是 欣 赏 它 ，夸
张它 ，甚 至 作 为 猎 奇 ，献
给外 国 人 ，博 得 那 些 不 了
解中 国 、或 者 有 意 无 意 要
污辱 中 国 人 的 “老 外 ”们
廉价 的 掌 声 和 什 么 “大

奖”？

要让 中 国 走 向 世 界 ，首 先 需 要 让 世 界 了 解 中 国 ，了
解中 国 人 那 种 奋 发 向 上 的 精 神 ，宽 广 博 大 的 胸 怀 和 善 良
正真 的 品 德 。这 是 中 国 人 起 码 应 有 的 自 尊 心 和 爱 国 心 ，
我们 的 艺 术 家 们 应 为 此 作 出 努 力 。如 果 一 味 迎 合 一 些 居
心不 良 的 “老 外 ”口 味 ，不 惜 将 污 水 泼 在 中 国 人 身 上 ，
即使 折 桂 于 “奥 斯 卡”，国 人 也 是 不 会 买 帐 的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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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老刘 ，下来该你了。”王科长碰碰正在发愣
的刘庆贵 ，嘱咐道 ：“放松一点 ，注意眼望听众 ，要
注意克制 自 己的情绪。”

刘庆贵茫然点点头 ，拿起演讲稿 ，整了整衣冠 ，
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 。这是铁路局大礼堂 ，气派
宏大 ，主席台上坐了一排领导 ，台下座无虚席 ，更显
得气氛庄严 。正在举行的是安全生产标兵演讲会 ，
演讲团代表都是来 自各分局的先进人物 。

“ 我叫刘庆贵 ，是一名普通的搬道员……”
刘庆贵向台上台下行了一个不很标准的军礼

之后开始了他的演讲 。不同于其他代表 ，刘庆贵讲
的内容不是安全生产经验之类的 ，而是一个发生在
他自 己身上的悲惨故事。

那天 ，他儿子小飞给他送饭来到值班
室，小飞刚满八岁 ，乖巧聪明 ，刘庆贵三十
多岁才得子 ，因而像心肝肉一样疼着他 。
后来 ，刘庆贵接电话时 ，没留意小飞跑到
铁道上去了 ，等他发现时 ，小飞正一步攀
上高压电杆 。而这时 ，正有一列货车进
站，他忙于搬道岔 ，不能脱身去救小飞 ，只好
声嘶力竭地喊 ：“小飞快下来 ，快下来！”

他的 喊声被隆隆的轮声淹没 了 。
就在火车从他眼前驶过的一刹那 ，“呼 ”
地一 声响 ，一 团 耀眼的 电弧闪 了 一下 ，
接着 是 滋 滋 啦 啦 的 脂 肪 烧 焦 的 声 音
… …火 车 终于 开 过 去 了 ，他疯狂地 吼
着，“小飞”！冲到 电杆下 ，一 团 焦黑的 东 西落在
他眼前 ，他当即晕死过去……

讲到这儿 ，刘庆贵失声痛哭泪如雨下 。台上
台下情绪沸腾一片泣声 。王科长走上台 ，给杯里
添上开水递给刘庆贵 ，轻声安抚说 ：“注意克制情
绪，讲好下半部分。”刘庆贵擦擦泪水 ，把呜咽声
咽回肚里 ，抽咽着继续讲 。

接下来的 内容只是照着讲稿念了 。那显然出
自秘书秀才们的生花妙笔 ，讲刘庆贵当时为了让火
车安全通过 ，眼看着儿子被烧死还是坚守岗位 ，讲那
一瞬他想到了什么什么 ，讲平时分局 、段上的领导如
何对他进行教育 ，讲铁路职工的神圣职责等等 。

刘庆贵退场时 ，会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。接

下来是那个年轻干练的王科长上台 ，他是分局宣
传部的秀才 ，刘庆贵的讲稿就是他主笔 。他代表
分局对刘庆贵的事迹作了补充性介绍 ，还介绍了
他们分局抓安全生产的先进经验 。

演讲结束后 ，局长来到会议室看望演讲团成
员。王科长抢先站起来迎向局长 ，他已经完全熟练
了这样的场合 。把刘庆贵抽来演讲已半年多了 ，原
先是张科长带队 ，张科长升任政办室主任后由 雷秘
书带队 ，雷秘书升任宣传部长后轮到王科长 。

可是局长似乎没有看见王科长 ，经直走到刘
庆贵面前 。

刘庆 贵坐 在 沙发 里 ，低 着 头 ，没 有 看 见 局
长。他还沉浸在那悲惨的一幕里 ，面
色惨 白 ，额头上一层汗珠 。每次演 讲
都是这样 ，难以从那团耀眼的弧光里逃
出来 ，那焦黑的一抽抽的小身子 、那滋
滋啦啦的声响像刀子一样一下一下割
他的心 。这半年多的演讲生活对他真
是如同刑期 ，尽管所到之处都把他奉为
贵宾 ，可是 ，那满桌山珍海味哪里吃得
下，在那富丽堂皇的处级房间里 ，他整
夜整夜的失眠……

“ 刘庆贵同志！”
局长伸过来的大手吓了刘庆贵一

跳，他仓皇站起又被局长按下去 。
“ 庆贵同志 ，你受苦了。”局长握住刘

庆贵的手使劲摇了摇 。
这句话十分意外 ，却使刘庆贵怦然心动 ，眼泪

唰唰地流了 下来 。刘庆贵看到 ，局长的眼圈也红
了。局长忽然想起什么 ，转过脸正碰上王科长 。

“你是带队的吗？”
“ 是 ，我叫王世忠。”王科长看到局长脸色反

常，不由慌了神 ，一下子失去了惯有的潇洒练达 ，
准备好的台词也不知从何说起了 。

“ 刘 庆贵 同志的 演讲立即停止 ，叫 你们分局
长来见我！”

局长愠怒地转身 离去 。王科长纳 闷地愣在
那儿 ：这是怎么了 ？他搞不清楚 ，但他知道 ，一些
期望中 的东西不会再有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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彷徨 的 雷 雨 之 后 ，是 五 月

强烈 而 执 着 的 太 阳
… …疯 长 的 幼 芽 ，正 成 为
世界 的 主 人
从恢 复 弹 性 的 枝 条 上
倾泻——

冲破 冻 土 的 豪 情 ，和
繁茂 的 渴 望

曾经 ，有 过 多 少
徘徊

失望

以及 勇 敢 无 畏 的 选 择
随着 最 后 一 次寒 流 的 溃 败

永别 了

那蛛 网 上 湿 粘 的
回忆……

一切 ，没 有 在 残冬 里 死 去
没有 在 春 的 迷惘 中 失 去 的
绿色 的 生 命

此刻 ，都 那 么 深深 地

呼吸 着——
温柔 如 草 叶
热烈 如蜂 房

呵，那 支歌

那支 关 于 爱 情 、劳 作
与收 获 的 歌

又如期 归 来

鸽群般 地 ，扑 进
五月

沉着 而 又 宽 广 的
目光……

陕南 小 品 （二 章 ）
张宣 强

栀子花
陕南农家 ，常在房前屋 后

或院子里植几株栀子树 。栀子
树是一种不落叶小乔木 。它不
象椿 、杉 、柏 、杨能做用材 ：
打家具 、做梁柱什 么 的 ；栀子
树不行 ，它细小 、低矮 ，最多
能做做锄把 、锤柄一类 。为什
么栽植它呢？——为 了 愉悦 。
栀子 树 能 给 人 愉 悦 ，视 觉 上
的、嗅 觉 上 的愉悦 。谁 说 山 民
只对穿 衣吃饭感兴趣？首先反
对这 话的 ，会是栀子树 。

栀子树 四季常绿 ，且会随
季节 变 换 绿 出 不 同 层 次 ，春
——嫩 绿 ；夏——翠 绿 ；秋
——碧 绿 ；冬——苍绿 。一棵
树，一篷绿 ，绿了 三 百六十五
日，绿 出 农家怡怡神 采 ，勃勃
生气 。

端阳 节 前 后 ，栀 子 树 开
花，花朵洁 白 如 玉 ，在茂盛篷
勃的青枝绿叶间半含半露 ，作
嗔逗 笑 。这时节的农家 ，浸润
在一片浓郁的香气里 。栀子花
好香好香啊 ，香得人心清气爽
神采飘逸 。清晨 ，花朵含着 晶
莹的露珠 ，芳洁可爱 ，便有大
姑娘 ，小媳妇迎它 走来 ，伸手
摘下 一朵两朵 ，俏俏地别 上发

髻或辫梢 ；再摘下两朵三朵 ，
带给 嫂 子 、妈 妈 、姑 姑 、婆
婆。婆 婆 会 作 嗔 说 ：老 啦 老
啦，还玩个老来俏吗 ！不好意
思别 上头顶 ，却又十分珍爱那
花，便揣入贴胸 的衣兜里 ，说
是避汗气 。栀子花香味强 烈 ，
形体 硕 壮 ，戴 在 身 上 三 天 五
天，花瓣不萎 ，香气不褪 。好
一朵栀子花呀 ！陕南女子原本
姣好 ，有 了 这花这香 ，更会 让
你心旌摇曳神思缥缈 …

山里女子却不愿独享这份
美好 ，她们摘 下栀子花 ，用 精
精巧巧的 竹 篮盛了 ，面上搭条
湿毛 巾 ，踏着晨露进城去 。城
里女 子 ，只 须 花去 几张毛票 ，
便于时 髦艳美 之 中 ，增几分天
然拙朴之美 了 。

手捧栀子花 ，我念起 一句
佛语 ：

一花一世界 ，一草一菩提 。
茶树

朋友 自 远 方 来 ，待 之 以
茶。他 一边细品慢尝 ，一边仔细
打量杯 中 茶叶 ，连夸好茶好茶 ，
便要我领他去看树 。我问 ，你怎
么想到要看茶树呢 ？他说 ，我也
说不清 ，饮着这茶 ，便觉那茶树
一定生得高雅不俗 ，不会是一般

的树了 。
我们便去 了 距县城最近的

瓦房茶园 。
先隔着任河远远地看 。一

座山 ，便是一座茶园 ，一条一条
带子 ，黑黝黝的 ，一圈又一圈 ，从
山的根脚环绕直到 山 顶 。我告
诉他 ，那是一丛丛茶树组成的 ，
叫茶带 。朋友极兴奋 ，说是从未
见过如此景致 。又问 ，为什么是
黑色而不是绿 色 ？我说 ，绿色已
在春季被采撷 ，你先前饮的不是
吗！现在的是枝条和老叶。“你
来晚了 ，早一个 多 月 来 看吧 ，满
眼是绿 ，那绿 ，我无力描述呢”。
我又说 ，看茶树 ，其实就须这样
从远处看 ，看它们的 群体 ，单株
是看 不 出 多少兴味来 的 。有一
位画家 来画茶树 ，结果他说 ，茶
树是不能画的 ，画出来不象是茶
树，倒象冬青 。他画了茶园和采
茶女 。这正是茶树不 同于别 的
树的 地 方 ，它 们 以 群体 显示价
值，显示美 。

朋友 仍 是 要 看 茶树 ，我们
便过河 ，爬坡 ，入茶园 。茶树不
高，齐人胸部 ，一丛 ，由 十数棵组
成。树身和枝条 ，都极瘦 ，如果不
是还有叶子 ，会以为是一丛枯树
呢！朋 友说 ，这“枯 ”好 ，骨格清
奇，显得高雅 、清正 、不俗 。茶叶
采过不久 ，树们衣冠不整 ，显出疲
惫之态 。朋友又说 ，这“疲惫 ”好 ，
不会让人觉得它们无所事事 。我
告诉朋友 ，茶树会生三茬新叶 ，一
茬复一茬 ，会被人采去 ，做了清心
润肺之物 。朋友默然 ，抚弄着茶
树。我说 ，再过一段 日 子你来看
吧，茶树又会是浑身新绿 ，那时人
们不会再采撷 ，要留着叶子“养 ”
树，让茶树好好过冬 。来年春天 ，
又发新叶 ，又采 。

我们在如巷的茶带间行走 ，
渐渐上了 山顶 ，向下看 ，茶带如一
圈圈波浪 ，又感到整座茶 山 是一
团大 浪 ，自 己 是 浪尖的一片叶
子。

回家路上 ，朋友说他有诗 ，遂
吟道 ：

被采撷不是痛苦/这是一种
梳理/有不断的奉献/才有长青
常绿……

水围木城
封筱梅

您听
过一 个 小
城镇 的 兴
起、发
展，保 持
其特 色 ，
竟然 和 一 个 汉 字 有 绝 大 关 系 的 事
吗？明 朝 ，居 住 在 金 沙 江 畔 的 纳
西族 土 司 木 氏 率 领 家 族 来 到 丽 江
这个 地 方 ，大 兴 土 木 ，建 造 宫
宅，于 是 那 地 方 的 居 民 也 就 渐渐
地增 多 了 ，逐 步 形 成 了 一 个 小城
镇。但 是 这 个 小 城 与 别 的 城镇 不
一样 ，没 有 城 墙 。原 因 很 简 单 ，
因为 土 司 姓 木 ，有 人 告 诉 他 如 果
你要 围 了 城 墙 的 话，“木 ”字 就
成了 “困 ”字 ，太 不 吉 利 了 。又
因为 水 能 兴 木 ，可 免 其 受 到 火 的
损伤 。所 以 土 司 命 工 匠 们 在 小 城
里修 了 许 许 多 多 的 水 渠 ，小 河 ，
小溪 ，颇 具 江 南 水 乡 风 韵 。这 个
小城 就 是 今 天 云 南 省 丽 江 县 的 大
研镇 。

悠扬 的 乐 曲 声 把 我 们 带 进 了
一座 庭 院 里 ，几 位 年 近 古 稀 身 着
盛装 的 老 人 正 演奏着 纳 西 古乐 。

玉龙 雪 山 下 的 黑 龙 潭 是 大 研
镇的 水 源 ，清 彻 的 泉 水 由 高 而下
流进 街 里 。

那边 是 玉 龙 雪 山 ，这 边 是 黑
龙潭 。这 水 就 是 从 龙 潭 流 下 来
的。分 三 岔 流 进 古 城 里 去 了 。这
三股 水 进 城 后 又 分 为 许许 多 多 的
支叉 ，流 进 各 家 各 户 ，形 成 一 个
水网 ，供全 城 使 用 。早 上 这 水 是
拿来 饮 用 的 ，中 午 以 后 就 用 来洗
衣服 洗 菜 。到 了 晚 上 ，水 又 干 净
了。全 城 都 这 样 ，家 家 户 户 有 流
水。

老人 讲：“家 里 有 了 这 水 很
方便 ，洗 衣 服 洗 菜 啦 都 用 它
洗。”

这里 有 三 眼 井 。第 一 眼 井 是
饮用 水 ，第 二 眼 井 用 来 洗 菜 ，第
三眼 井 可 以 洗 衣 服 ，数 百 年 来 镇
民们 约 定 俗 成 ，从 没 有 人 乱 用

过。
玉龙 山 挡 住 了 北 风

的侵 袭 ，穿 街 绕 巷 的 泉 水
调节 了 小城里 的 气 候 ，所
以，这 里 四 季 如 春 。

纳西 族 的 姑 娘 十 分
勤劳 ，这 一 点 在 她们 服 饰
上也 有 所 表 示 ，大 家 看 ，
这里 黑 的 地 方 代 表 的 这
是黑 夜 ，这 呢 ，是 七 颗 星
星，头 饰 上 这 颗亮 晶 晶 的
是月 亮 。就 是 披 星 戴 月
的意 思 。表 示 她 们 晨 披
着星 星 出 去 耕 作 ，晚 上 戴
着月 亮 回 到 家 里 。

六七 百 年 前 ，木 氏 土
司大 兴 土 木 时 ，修 建 了 许
多殿 堂 、庙 宇 ，并 请 汉 、
藏、白 等 各 族 工 匠 绘 制 了
大量 的 宗 教 题材 的 壁画 ，
这些 壁 画 不 仅 是 宝 贵 的
艺术 珍 品 ，而 且 是 今 天人
们研 究 纳 西 族 古 时 社会 、
文化 的 难 得 的 资 料 。

纳西 族 的 先 民 们 在
一千 多 年 前 造 了 如 图 如 画 的 象 形 文
字，即 东 巴 文 ，按纳 西语 直 译 ，“东 巴 ”
为“山 乡 诵拜 者”。因 此 ，这 种 文字过
去多 半 是 用 来 书 写 经 书 的 。

丽江 始 建 于 宋 末 元初 ，但大规模
建设 是 在 明 朝 ，王 凤 楼 虽 经 数 次 重

建，仍 保 持 明 朝 时 的 风 格 ，这 在 国 内
是难得一 见 的 。

这里 的 居 民 住 宅 都 是 木 结 构 的
瓦房 ，多 为 三 房 一 照 壁 的 四 合 院 ，
对梁 枋 等 构 体 外 露 部 分 和 门 窗 采 用
缕雕 、浮 雕 等 手 法 彩 画 装 饰 ，在 结
构与 造 型 上 既 有 古 代 中 原 建 筑 的 某
些特 点 ，又 结 合 本 地 情 况 进 行 了 创
新和 发 展 ，形 成 了 纳 西 族 独 特 的 风

格。
到丽 江

来的 人 ，都
不能 错 过 机
会，尝 尝 纳
西族 的 名 点

心——丽 江 粑 粑 。它 油 而 不
腻，百 吃不 厌 。

起源 于 商 ，繁 荣 于 商 ，
这是 古 镇 充 满 活 力 的 缘 由 。
来自 四 川 、贵 州 、湖 南 、浙
江的 商 贩 和 本 地 的 个 体 户 云
集四 方街 。

说到 这 儿 ，您 肯 定 会 觉
得这 真 是 一 座 很 有 价 值 的 古
镇，要 好 好 保 护 。可 是 ，有
些老 百 姓 却 不 这 么 想 ，现 代
生活 已 随 着 哗 哗 流 淌 的 小 溪
进入 了 千 家 万 户 。他 们 有 了
钱，想 盖 洋 楼 ，用 自 来 水 ，
果真 如 此 的 话 ，古 色 古 香 的
小镇 必 将 面 目 全 非 ，这 可 苦
了县 长 们 ，我 们 离 开 小 镇
时，心 里 也 产 生 了 几 分 担
忧。当 然 ，这 很 矛 盾 。我 们
是真 心 地 希 望 ，古 城 里 的 居
民们 既 能 过 上 愉 快 的 现 代 生
活，又 不 致 愧 对 祖 先 ，将 这
个独 特 的 小 镇 风 格 完 整 地保
持下 去 。

根
乐知

听不 到 悦耳 的 鸟 鸣 ，
触不 着 和 煦 的 春 风 ，
看不 见 太 阳 、月 亮 和 星 星 ，
只有 苦 涩 、黑 暗 和 沉 重 。

将信 念 高 高 擎 起 ，
让梦 幻 飘过 云层 ，
苦苦 的 追 寻 ，默默 的 延 伸 ，

生命 的 含义 正 在 其 中 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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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月

江
风

五
月
属
于
春
天，

绿
树
红
花，

清
风
明

月，

踏
青
郊
游，

放
飞
白
鸽，
一

切
都
年
轻
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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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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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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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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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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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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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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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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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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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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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
顶
是
高
高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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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是
遥
遥
的

海，

宽
阔
的
胸
襟，

坦
荡
的
情
怀
为
我
们
展

示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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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
虹
在
前，

希
望
在
前。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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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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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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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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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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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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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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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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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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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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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经
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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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们
无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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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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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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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
致
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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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们
勇

敢
地
迈
着
坚
定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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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月
是
属
于
我
们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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